


天才凶手

（一）

尼姑庵的一面怎么还有个土地庙？土地庙怎么会有个地窖？
丁喜眼睛里带着种思索的表情，注视着神案下的石板，喃喃道：“这个
尼姑庵里面，以前一定有个花尼姑，才会特地修了个这么样的土地庙。”
邓定侯忍不住问：“为什么？”
丁喜道：“因为在尼姑庵里没法子跟男人幽会，这里却很方便。”
邓定侯笑了：“你好象什么事都知道。”
丁喜并不谦虚：“我知道的事本来就不少。”
邓定侯道：“你知不知道你自己最大的毛病是什么吗？”
丁喜道：“不知道。”
邓定侯道：“你最大的毛病，就是太聪明了。”
他微笑着，用手拍了拍丁喜的肩，又道：“所以我劝你最好学学那老乌
龟，偶尔也装装傻。”
邓定侯道：“那么你就会发现，这世界远比你现在看到的可爱得多了。”
地窖果然就在神案下。
他们掀起石板走进去，阴暗潮湿的空气里，带着种腐朽的臭气，刺激得
他们几乎连眼睛都睁不开。
他们睁开眼，第一样看见的，就是一张床。
地窖很小，床却不小，几乎占据了整个地窖的一大半。
邓定侯心里叹了口气：“看来这小子果然没有猜错。”
有两件事丁喜都没有猜错——
地窖里果然有张床，床上果然有个人，这个人就是苏小波。
他的人已象是粽子般捆了起来，闭着眼似已睡着，而且睡得很熟，有人
进了地窖，他也没有张开眼。
“他睡得简直象死人一样。”
“象极了。”
丁喜的心在往下沉，一步窜了过去，伸手握住了苏小波的脉门。
苏小波忽然笑了。
丁喜长吐出口气，摇着头笑道：“你是不是觉得这样子很好玩？”
苏小波笑道：“我也不知道被你骗过多少次，能让你着急一下也是好的。”
丁喜道：“你自己一点都不急？”
苏小波道：“我知道我死不了的。”
丁喜道：“因为岳麟是你大舅子？”
苏小波忽然不笑了，恨恨道：“若不是因我有他这么一个大舅子，我还
不会这么倒霉。”
丁喜道：“是他把你关到这里来的？”
苏小波道：“把我捆起来的也是他。”
丁喜笑道：“是不因为你在外面偷偷的玩女人，他才替他的妹妹管教
你？”
苏小波叫了起来，道：“你也不是不知道，他那宝贝妹妹是个天吃星，
我早就被她淘完了，哪有精力到外面来玩女人？”



丁喜道：“那么他为什么要这样子修理你？”
苏小波道：“鬼知道。”
丁喜眨眨眼，忽然冷笑道：“我知道，一定因为你杀了万通。”
苏小波又叫起来，道：“他死的时候我正在厨房里喝牛鞭汤，听见他的
叫声，才赶出来的。”
丁喜道：“然后呢？”
苏小波道：“我已经去迟了，连那人的样子都没有看清楚。”
丁喜眼睛亮了，道：“那个什么人？”
苏小波道：“从万通屋里走出来的人。”
丁喜道：“你虽然没有看清楚，却还是看见了他？”
苏小波道，“嗯。”
丁喜道：“他是个什么样身材的人？”
苏小波道：“是个身材很高的人，轻功也很高，在我面前一闪，就不见
了。”
丁喜目光闪动，指着邓定侯道：“你看那个人身材是不是很象他？”
苏小波上上下下打量了邓定侯两眼，道：“一点也不象，那个人最少比
他高半个头。”
丁喜看着邓定侯，邓定侯也看了看丁喜，忽然道：“姜新和百里长青都
不矮。”
丁喜道：“可惜这两个人一个已病得快死了，一个又远在关外。”
邓定侯的眼睛也有光芒闪动，沉吟着道：“关外的人可以回来，生病的
人也可能是装病。”
苏小波看着他们，忍不住问：“你们究竟在谈论着什么？”
丁喜笑了笑，道：“你这人怎么越来越笨了，我们说的话，你听不懂，
别人对你的好处，你也看不出。”
苏小波道：“谁对我有好处？”
丁喜道：“你的大舅子。”
苏小波又叫了起来，道：“他这么样修理我，难道我还应该感激他？”
丁喜笑道：“你的确应该感谢他，因为他本应该杀了你的。”
苏小波怔了一怔，又道：“为什么？”
丁喜道：“你真不懂？”
苏小波道：“我简直被弄得糊涂死了。”
丁喜道：“那么你就该赶快问他去。”
苏小波道：“他的人在哪里？”
丁喜指一指道：“就在前面陪着一个死人、两个尼姑睡觉。”

（二）

黄昏。
后院里更暗，屋子里没有燃灯。
死人已不会在乎屋子里是光是亮，被点住穴道的人，就算在乎也动不了。
苏小波喃喃道：“看来我那大舅子好象真的睡着了。”
丁喜微笑道：“睡得简直跟死人差不多。”
说到“死人”两个字，他心里忽然一跳，忽然一个箭步窜过去，撞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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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
然后他自己也变得好象个死人一样，全身上下都已冰冷僵硬。
屋子里已没有活人。
那对百炼精钢打成的日月双枪，竟已被人折断了，断成了四截，一截钉
在棺材上，两截飞上屋梁，还有一截，竟钉入岳麟的胸膛。
但他致命的伤口却不是枪伤，而是内伤，被少林神拳打出来的内伤。
大力金刚的伤痕也一样。
陈准、赵大秤，都是死在剑下的。
一柄很窄的剑，因为他们眉心之间的伤口只有七分宽。
江湖中人都知道，只有剑南门下弟子的佩剑最窄，却也有一寸二分。
越窄的剑越难练，江湖中几乎没有人用过这么窄的剑。
邓定侯看着岳麟和五虎的尸身，苦笑道：“看来两个人又是被我杀了的。”
丁喜没有开口，眼睛一直眨也不眨地盯着陈准和赵大秤眉心间的创伤。
邓定侯道：“这两个人又是被谁杀的？”
丁喜道：“我。”
邓定侯怔了怔，道：“你？”
丁喜笑了笑，忽然一转身，一翻手，手里就多了柄精光四射的短剑。
一尺三寸长的剑，宽仅七分。
邓定侯看了看剑锋，再看了看陈准、赵大秤的伤口，终于明白：“那奸
细杀了他们灭口，却想要我们来背黑锅。”
丁喜苦笑道：“这些黑锅可真的不少呢。”
邓定侯道：“他先杀了万通灭口，再嫁祸给我，想要你帮着他们杀了我。”
丁喜道：“只可惜我偏偏就不听话。”
邓定侯道：“所以他就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把你拉下水。”
丁喜道：“岳麟的嘴虽然稳，到底是比不上死人。”
邓定侯道：“所以他索性把岳麟的嘴也一起封了起来。”
丁喜道：“岳麟的朋友不少，弟兄更多，若是知道你杀了他，当然绝不
会放过你。”
邓定侯道：“他们放不过我，也少不了你。”
丁喜叹道：“我们在这里狗咬狗，那位仁兄就正好等在那里看热闹、捡
便宜。”
苏小波一直站在旁边发怔，此刻才忍不住问道：“你们说的这位仁兄究
竟是谁？”
丁喜道：“是个天才。”
苏小波道：“天才？”
丁喜道：“他不但会模仿别人的笔迹，还能模仿别人的武功；不但会用
这种袖中剑，少林百步神拳也练得不错，你说他是不是天才？”
苏小波叹道：“看来这个人真他妈的是个活活的大天才。”
他突然想起一个人：“小马呢？”
丁喜道：“我们现在正要去找他。”
苏小波道：“我们？”
丁喜道：“我们的意思，就是你也跟我们一起去找他。”
苏小波道：“我不能去，我至少总得先把岳麟的尸首送回去，不管怎么
样，他总是我大舅子。”



丁喜道：“不行。”
苏小波怔了怔，道：“不行？”
丁喜道：“不行的意思，就是从现在起，我走到哪里，你也要跟到那里。”
他拍着苏小波的肩，微笑道：“从现在起，我们变得象是一个核桃里的
两个仁，分也分不开了。”
苏小波吃惊地看着他，道：“你没有搞错？我既不是女人，又不是相公。”
丁喜笑道：“就算你是相公，我对你也没有什么兴趣的。”
苏小波道：“那么你跟我这么亲干吗？”
丁喜道：“因为我要保护你。”
苏小波道：“保护我？”
丁喜道：“现在别的人死了都没有关系，只有你千万死不得。”
苏小波道：“为什么？”
丁喜道：“因为只有你一个人见过那位天才凶手，也只有你一个人可以
证明，岳老大他们并不是死在我们手里的。”
苏小波盯着他看了半天，长长叹了口气，道：“就算你要我跟着你，最
好也离我远一点。”
丁喜道：“为什么？”
苏小波眨了眨眼道：“因为我老婆会吃醋的。”

（三）

到过杏花村的人，都认得老许，却没有人知道他的来历。
这个人好吃懒做，好酒贪杯，以红杏花的脾气，就算十个老许也该被她
全部赶走了。
可是这个老许却偏偏没有被赶走。
他只要有了六七分酒意，就根本没有把红杏花看在眼里。
若是有了八九分酒意，他就会觉得自己是个了不起的大英雄，到这里来
做伙计，只不过是为了要隐姓埋名，不再管江湖中那些闲事。
据说他真的练过武，还当过兵，所以他若有了十分酒意，就会忽然发现
自己不但是个大英雄，而且还是位大将军。
现在他看起来就象是个大将军，站在他面前的丁喜，只不过是他部下的
一个无名小卒而已。
丁喜已进来了半天，他只不过随随便便往旁边凳子上一指，道：“坐。”
将军有令，小卒当然就只有坐下。
老许又指了指桌上的酒壶，道：“喝。”
丁喜就喝。
他实在很需要喝杯酒，最好的是喝上七八十杯，否则他真怕自己要气得
发疯。
他们来的时候，小马居然已走了，那张软榻只剩下一大堆白布带——本
来扎在他身上的白布带。
看到这位大将军的样子，他也知道一定问不出什么来的。
但他却还是不能不问：“小马呢？”
“小马？”
大将军的目光凝视着远方：“马都上战场去了，大马小马都去了。”



他忽然用力一拍桌子，大声道：“前方的战鼓已呜，士卒们的白骨已堆
如山，血肉已流成河，我却还坐在这里喝酒，真是可耻呀，可耻！”
邓定侯和苏小波都已看得怔住，想笑又笑不出，丁喜却已看惯了，见怪
不怪。
老许忽又一拍桌，瞪着他们，厉声道：“你们身受国恩，年轻力壮，不
到战场上去尽忠效死，留在这里干什么？”
丁喜道：“战事惨烈，兵源不足，我们是来找人的。”
老许道：“找谁？”
丁喜道：“找那个本来在后面养伤的伤兵，现在他的伤已痊愈，己可重
赴战场了。”
老许想了想，终于点头，道：“有理，男子汉只要还剩一口气在，就应
该战死沙场，以马革裹尸。”
丁喜道：“只可惜那伤兵已不见了。”
老许又想了想，想了很久，想得很吃力，总算想了起来：“你说的是副
将？”
“正是。”
“他已经走了，跟梁红玉一起走的。”
“梁红玉？”
“难道你连梁红玉都不知道？”大将军可光火了：“象她那样的巾帼英
雄，也不知比你们这些贪生怕死的小伙子强多少倍，你们还不惭愧？”
他越说越火，拿起杯子，就往丁喜身上掷了过去，幸好丁喜溜得快。
邓定侯和苏小波的动作也不慢，一溜出门，就忍不住大笑起来。
丁喜的脸色，却好象全世界每个人都欠他三百两银子没还一样。
苏小波笑道：“马副将，小马居然变成了马副将？他以为自己是准？是
岳飞！”
丁喜板着脸，就好象全世界每个人都欠他四百两银子。
苏小波终于看出了他的脸色不对：“你在生什么气？生谁的气？”
邓定侯道：“梁红玉。”
苏小波道：“他又不是韩世忠，就算梁红玉跟小马私奔了，他也用不着
生气。”
邓定侯道：“这个梁红玉并不是韩世忠的老婆。”
苏小波道：“是谁？”
邓定侯道：“是王大小姐的老搭档。”
苏小波诧异道：“霸王枪王大小姐？”
邓定侯点点头，道：“他不喜欢王大小姐，所以不喜欢这个梁红玉了。”
苏小波道：“可是小马却跟着这个梁红玉私奔了。”
邓定侯道：“所以他生气。”
苏小波不解道：“小马喜欢的女人，为什么要他喜欢？他为什么要生
气？”
邓定侯道：“因为他天生就喜欢管别人的闲事。”
马车还等在外面。
赶车的小伙子叫小山东，脾气虽然坏，做事倒不马虎，居然一直守在车
上，连半步都没有离开。
苏小波道：“现在我们到哪里去？”



丁喜板着脸，忽然出手，一把将赶车的从上面揪了下来。
他并不是想找别人出气。
邓定侯立刻就发觉这赶车的已不是那个说话总是抬杠的小山东
“你是什么人？”
“我叫大郑，是个赶车的。”
“小山东呢？”
“我给了他三百两银子，他高高兴兴地到城里去找女人去了。”
丁喜冷笑道：“你替他来赶车，却给他三百两银子，叫他找女人，他难
道是你老子？”
大郑道：“那三百两银子并不是我拿出来的。”
丁喜道：“是谁拿出来的？”
大郑道：“是城里状元楼的韩掌柜叫我来的，还叫我一定要把你们请到
状元楼去。”
丁喜看着苏小波。
苏小波道：“我不认识那个韩掌柜。”
丁喜又看着邓定侯。
邓定侯道：“我只知道两个姓韩的，一个叫韩世忠，一个叫韩信。”
丁喜什么话都不再说，放开大郑，就坐上了车。
“我们到状元楼去？”
“嗯。”
 到了状元楼，丁喜脸上的表情，也象是天上忽然掉下一块肉骨头来，打
着了他的鼻子。
他们实在想不到，花了一千两银子请他们客的人，竟是前两天还想用乱
箭对付他们的王大小姐。
王大小姐就象是自己变了个人，已经不是那位眼睛在头顶上，把天下的
男人都看成王八蛋的的大小姐了，更不是那位带着一丈多长的大铁枪，到处
找人拼命的女英雄。
她身上穿着的，虽然还是白衣服，却已不是那种急装劲服，而是那件曳
地的长裙，料子也很轻、很柔软，衬得她修长苗条的体态更婀娜动人。
她脸上虽然还没有胭脂，却淡淡地抹了一点粉，明朗美丽的眼睛里，也
不再有那种咄咄逼人的锋芒，看着人的时候，甚至还会露出一点温柔的笑意。
——女人就应该像个女人。
——聪明的女人都知道，若想征服男人，绝不能用枪的。
——只有温柔的微笑，才是女人们最好的武器。
——今天她好象已准备用出这种武器，她想征服的是谁？
邓定侯看着她，脸上带着酒意的微笑。
他忽然发现这位王大小姐非但还比他想象中更美，也还比他想象中更聪
明。
所以等到她转头去看丁喜时，就好象在看着条已经快被人钓上的鱼。
丁喜的表情却象是条被人踩疼了尾巴的猫，板着脸道：“是你？”
王大小姐微笑着点点头。
丁喜冷冷道：“大小姐若要找我们，随便在路上挖个洞就行了，又何必
这么破费？”
王大小姐柔声道：“我正是为了那天的事，特地来同两位赔罪解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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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喜道：“解释什么？”
王大小姐没有回答这句话，却卷起了衣袖，用一只纤柔的手，为苏小波
斟了杯酒。
“这位是——”
“我姓苏，苏小波。”
“饿虎岗上的小苏秦？”
苏小波道：“不敢。”
王大小姐道：“那天我没有到熊家大院去，实在有不得已的苦衷，还得
请你们原谅。”
苏小波道：“我若是你，我也绝不会去的。”
王大小姐道：“哦？”
苏小波道：“一个象王大小姐这样的美人，又何必去跟男人舞刀弄剑，
只要大小姐一笑，十个男人中已至少有九个要拜倒在裙下了。”
王大小姐嫣然道：“苏先生真会说话，果然不愧是小苏秦。”
丁喜冷冷道：“若不会说话，岳家的二小姐怎会嫁给他？”
王大小姐眼珠子转了转，道：“我早就听说岳姑娘是位有名的美人儿了。”
苏小波叹了口气，道：“也是条有名的母老虎。”
王大小姐道：“既然如此，我劝苏先生还是赶快回去的好，不要让尊夫
人在家里等着着急。”
她含笑举杯，柔声道：“我敬苏先生这一杯，苏先生就该动身了。”
她笑得虽温柔，可只要不太笨的人，都应该听得出她这是在下逐客令。
苏小波不笨，一点儿也不笨。
他看了看王大小姐，又看了看丁喜，苦笑道：“其实我也早想回去了，
只可惜有个人一直都不肯放我走。”
丁喜道：“这个人现在己改变了主意。”
苏小波眨了眨眼睛，道：“他怎么会忽然又改变了主意的？”
丁喜道：“因为他很想听听王大小姐解释的是什么事？”
苏小波喝干了这杯酒，站起来就走。
邓定侯忽然道：“我们一起走。”
苏小波道：“你？⋯⋯”
邓定侯笑了笑，道：“我家里也有条母老虎在等着，当然也应该赶快回
去才对。”
丁喜道：“不对！”
邓定侯道：“不好？”
丁喜道：“现在我们已被一条绳子绑住了，若没有找出绳上的结，我们
谁也别想走出这里。”
邓定侯己站起来，忽然大声道：“杀死万通他们的那个天才凶手，究竟
象不象我？”
苏小波道：“一点儿也不象。”
邓定侯道：“他是不是比我高得多？”
苏小波道：“至少高半个头。”
邓定侯道：“你有没有搞错？”
苏小波道：“没有。”
邓定侯这才慢慢地坐下。



苏小波道：“现在我是不是可以走了？”
邓定侯点点头，道：“只不过你还是要千万小心保重。”
苏小波笑道：“我明白，我只有一个脑袋，也只有一条命。”
他走出去的时候，就好象一个刚从死牢里放出来的犯人一样，显得既愉
快，又轻松，一点也不担心别人会来暗算他。
丁喜看着他走出去，眼睛里忽然露出种很奇怪的表情，好象又想追出去。
只可惜这时玉大小姐问出了一句他不能不留下来听的话。
“我那么着急想知道，五月十二那天你在哪里，你是不是觉得很奇怪？”
“是的。”
“你一定想不通我是为了什么？”
“我想不通。”
“那天是个很特别的日子。”王大小姐端起酒杯，又放下，明朗的眼睛
里，忽然现出了一层雾。
过了很久，她才慢慢接着道，“家父就是在那天死的，死得很惨，也很
奇怪。”
邓定侯皱眉道：“很奇怪？”
王大小姐道：“长枪大乾，本是沙场上冲锋陷阵用的兵器，江湖中用枪
的本不多，以枪法成名的高手更少之又少。”
邓定侯同意：“江湖中以长枪成名的高手，算来最多只有十三位。”
王大小姐道：“在这十二位高手中，家父的枪法排名第几？”
邓定侯想也不想，立刻道：“第一。”
他说的并不是奉承话：“近三十年来，江湖中用枪的人，绝没有一个人
能胜过他。”
王大小姐道：“但他却是死在别人枪下的。”
邓定侯怔住，过了很久，才长长吐出口气，道：“死在谁的枪下？”
王大小姐道：“不知道。”
她又端起酒杯，又放下，她的手已抖得连酒杯都拿不稳。
王大小姐道：“那天晚上夜已很深，我已睡了，听见他老人家的惨呼才
惊醒。”
邓定侯道：“可是等到你赶去时，那凶手已不见了。”
王大小姐用力咬着嘴唇，道：“我只看见一条人影从他老人家书房的后
窗中窜出来。”
邓定侯立刻抢着问：“那个人是不是很高？”
王大小姐迟疑着，终于点了点头，道：“他的轻功很高。”
邓定侯道：“所以你没有追，”
王大小姐道：“我就算去追，也追不上的，何况我正着急去看他老人家
的动静。”
邓定侯道：“你还看见了什么可疑的事？”
王大小姐垂下头，道：“我进去时，他老人家已倒在血泊中⋯⋯”
 鲜红的血，苍白的脸，眼睛凸出，充满了惊讶与愤怒的神色。
这老人死也不相信自己会死在别人的枪下。
王大小姐道：“他的霸王枪已撒手，手里却握着半截别人的枪尖，枪尖
还滴着血，他自己的血。”
邓定侯道：“这半截枪尖还在不在？”



王大小姐已经从身上拿出个包扎根仔细的白布包，慢慢地解开。
枪尖是纯钢打成的，枪杆是普通的白蜡竿子，折断的地方很不整齐，显
然是枪尖刺入他的致命处之后，才被他握住折断的。
邓定侯皱起了眉。
这杆枪并不好，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在普通的兵器店里就可以买得
到。
王大小姐道：“我从七八岁的时候就开始练枪，我们镖局练枪的人也不
少，可是我们从这半截枪尖上，却连一点儿线索都看不出来。”
邓定侯道：“所以你就带着他老人家留下来的霸王枪，来找江湖中所有
枪法名家挑战，你想查出有谁的沧法能胜过他。”
王大小姐垂头叹息，道，“我也知道这法子并不好，可是我实在想不出
别的法子。”
邓定侯道：“你看见丁喜的枪法后，就怀疑他是凶手，所以才逼着要问
他，五月十三那天，他在哪里？”
王大小姐头垂得更低。
邓定侯叹了口气，道：“他的枪法实在很高，我甚至可以保证，江湖中
已很少有人能胜过他，但是我也可以保证，他绝不是凶手。”
王大小姐道：“我现在也明白了，所以⋯⋯所以⋯⋯”
丁喜忽然打断了她的话，道：“你父亲平时是不是睡得很迟？”
王大小姐摇摇头，道：“他老人家的生活一向很有规律，起得很早，睡
得也早。”
丁喜道：“出事之时，夜确已很深了？”
王大小姐道：“那时已过三更了。”
丁喜道：“他平时睡得很早，那天晚上却还没有睡，因为他还留在书房
里。”
王大小姐皱眉道：“你这么一说，我才想到他老人家的确有点特别。”
丁喜道：“一个早睡早起已成习惯的人，为什么要破例？”
王大小姐抬起头，眼睛里发出了光。
丁喜道：“这是不是因为他早已知道那夭晚上有人要来，所以才在书房
里等着？”
王大小姐道：“我进去的时候，桌上的确好象还摆着两副杯筷、一些酒
菜。”
丁喜道：“你好象看到？还是的确看到？”
王大小姐道：“那时我心已经乱了，对这些事实在没有注意。”
丁喜叹了口气，拿起酒杯，慢慢啜了一口，忽又问道：“那杆霸王枪，
平时是不是放在书房里的？”
王大小姐道：“是的。”
丁喜道：“那么他就不是因为知道这个人要来，才把枪准备在手边。”
王大小姐同意。
丁喜道：“可是他却准备了酒菜。”
王大小姐忽然站起来，道：“现在我想起来了，那天晚上我进去的时候，
的确看见桌上有两副酒杯筷。”
丁喜道：“你刚才还不能确定，现在怎么又忽然想了起来？”
王大小姐道：“因为我当时虽然没有注意，后来却有人勉强灌了我一杯



酒，他自己也喝了两杯。”
她又解释着道：“那时我已经快晕过去，所以刚才一时间也没有想起来。”
丁喜沉吟着，又问道：“那书房有多大？”
王大小姐道：“并不太大。”
丁喜道：“就算是个很大的书房，若有人用两根长枪在里面拼命，那房
里的东西，只怕也早就被打得稀烂了。”
王大小姐道：“可是⋯⋯”
丁喜道：“可是人进去的时候，酒菜和杯筷却还是好好的摆在桌子上。”
王大小姐终于确定：“不错。”
丁喜道：“这半截枪尖，只不过是半截枪尖而已，枪杆可能是一之长，
也可能只有一尺长。”
王大小姐道：“所以⋯⋯”
丁喜道：“所以杀死你父亲的凶手并不一定是用枪的名家，却一定是你
父亲的朋友。”
王大小姐不说话了，只是瞪大了眼睛，看着这个年轻人。
她眼睛的表情，就好象是个第一次看见珠宝的小女孩。
丁喜道：“就因为一定是朋友，所以你父亲才会准备酒菜在书房里等着
他，他才有机会忽然从身上抽出杆短枪，一枪刺入你父亲的要害，就因为你
父亲根本连抵抗的机会都没有，所以连桌上的杯筷都没有被撞倒。”
他又慢慢地咽了口酒，淡淡道：“这只不过是我的想法而已，我想得并
不一定对。”
王大小姐又盯着他看了很久，眼睛里闪耀着一种无法形容的光芒，又好
象少女们第一次佩戴了珠宝一样。
邓定侯微笑道：“你现在想必也明白，‘聪明的丁喜’这名字是怎么来
的？”
王大小姐没有说话，却慢慢地站了起来。
现在也已夜深了，窗外闪动着的星光，就象是她的眼睛。
风从远山吹来，远山一片朦胧。
她走到窗口，眺望着朦胧的远山，过了很久，才缓缓道：“我说过，五
月十三是个很特别的日子，并不仅是因为我父亲的死亡。”
邓定侯道：“这一天还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王大小姐道：“我父亲对自己的身体一向很保重，平时很少喝酒，可是
每年到了这一天，他都会一个人喝酒喝到很晚。”
邓定侯道：“你有没有问过他为什么？”
王大小姐道：“我问过。”
邓定侯道：“他怎么说？”
王大小姐道：“我开始问他的时候，他好象很愤怒，还教训我，叫我最
好不要多管长辈的事，可是后来又向我解释。”
邓定侯道：“怎么解释？”
王大小姐道：“他说在闽南一带的风俗，五月十三是天帝天后的诞辰，
这一天家家户户都要祭祀天地，大宴宾朋，以求一年的吉利。”
邓定侯道：“但他却不是闽南人。”
王大小姐道：“先母却是闽南人，我父亲年轻的时候，好象也在闽南耽
过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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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定侯道：“我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件事？”
王大小姐道：“这件事他从来就很少在别人面前提起过。”
邓定侯道：“可是⋯⋯”
王大小姐忽然打断了他的话，道：“最奇怪的是，每年到了五月十三这
一天，他脾气都会变得很暴躁，本来他每天早上都耍一趟枪的，这一天连枪
都不练了，从早就一个人耽在书房里。”
邓定侯道：“你知不知道他在书房里干什么？”
王大小姐道：“我去偷看过几次通常他只不过坐在那里发怔，有一次我
却看见他居然画了一幅画。”
邓定侯道：“画的是什么？”
王大小姐道：“画完之后，他本来就好象准备把那幅画烧了的，可是看
了几遍后，又好象舍不得，就把那幅画卷好，藏在书架后面腹壁中的一个秘
密的铁柜里。”
邓定侯道：“你当然也看过了。”
王大小姐点点头道：“我虽然看过，却看不出什么特别的地方来，他画
的只不过是幅普通的山水，白云青山，风景很好。”
丁喜忽然问道：“这幅画还在不在？”
王大小姐道：“不在了。”
丁喜失望地皱起了眉。
王大小姐道：“我父亲去世的时候，我又打开了那铁柜，里面收藏的东
西一样也没有少，偏偏就只有这幅不值钱的画，居然不见了。”
丁喜道：“你知不知道是谁拿走的？”
王大小姐摇摇头，道：“可是我已将那幅画看得很仔细，我小的时候也
学过画。”
丁喜眼又亮了，道：“现在你能把这幅画再一模一样的画出来看看吗？”
王大小姐道：“也许我可以试试看的。”
她很快就找来笔墨和纸，很快的就画了出来——
蓝天白云，白云下一片青色的山岗，隐约露出一角红楼。
王大小姐放下了笔，又看了几遍，显得很满意：“这就是了，我画的就
算不完全象，也差不了多少。”
丁喜只看了一眼，就转过头来，淡淡的道：“这幅画的确没有什么特别，
象这样的山水，天下也不知有多少。”
王大小姐道：“可是，这幅画上还有八个很特别的字。”
邓定侯道：“写的是什么？”
王大小姐又提起笔。
“五月十三，远避青龙。”
青龙！
看到这两个字，邓定侯的脸色竟象是忽然变得很可怕。
王大小姐转过头来，凝视着他，缓缓道：“家父在世的时候，常说他朋
友之间，见识最广的人，就是神拳小诸葛。”
邓定侯笑了笑，笑得却很勉强。
王大小姐道：“我知道他老人家从来不会说谎话，所以⋯⋯
邓定侯忽然叹了口气，道：“你究竟想问我什么？”
王大小姐道：“你知不知道青龙会？”



她忽然问出这句话，邓定侯竟好象又吃了一惊。
青龙会！
他当然知道青龙会。
可是他每次听到这组织的时候，背上都好象有条毒蛇爬过。
王大小姐盯着他，缓缓道：“我想你一定知道的，据说近三百年以来，
江湖中最可怕的组织就是青龙会。”
邓定侯没有否认，也不能否认。
因为的确是事实。
没有人知道青龙会是怎么组织起来的，也没有人知道这组织的首领是
谁。
可是每个人都知道，青龙会组织之严密，势力之庞大，手段之毒辣，绝
没有任何帮派能比得上。
王大小姐道：“据说青龙会的秘密分舵遍布天下，竟多达三百六十五处。”
邓定侯道：“哦。”
王大小姐道：“一年也恰巧有三百六十五天，所以青龙会就以日期来作
为他们分舵的代号，‘五月十三’，想必就是他们的分舵之一。”
邓定侯道：“难道你认为青龙会和你父亲的死有什么关系？”
王大小姐道：“他虽然已是个老人，耳目却还是很灵敏，那夭我在外面
偷看的时候，他也许早就发现了。”
邓定侯道：“难道你认为那幅画是他故意画给你看的吗？”
王大小姐道：“很可能。”
邓定侯道：“他为的是什么？”
王大小姐道：“也许他以前在闽南的时候，和青龙会结下了怨仇，他知
道青龙会一定会派人来找他，所以就用这法子来警告我。”
邓定侯道：“可是⋯⋯”
王大小姐打断了他的话，道：“他活着时虽然不愿意跟我说明，却又怕
不明不白的遭了别人暗算，所以才故意留下这条线索，让我知道害他的人就
是‘五月十三’，这秘密的组织就在这么样一片青色的山岗里。”
邓定侯叹道：“就算真的如此，你也该忘了下面四个字。”
远避青龙。
王大小姐紧握着双手，眼里已有了泪光，道：“我也知道青龙会的可怕，
但我却还是不能不为他老人家报仇的。”
邓定侯道：“你有这么大的力量？”
王大小姐道：“不管怎么样，我都要试试。”
她用力擦了擦泪痕，又道：“现在我只恨不知道这片青色的山岗究竟在
哪里。”
邓定侯道：“别的事难道你都已知道？”
王大小姐道：“我至少已知道‘五月十三，这分舵的老大是谁了。”
邓定侯耸然动容道：“是谁？”
王大小姐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缓缓道：“这个人的确是我父亲的朋
友，那天晚上我父亲的确在等着他。”
她转过脸，凝视着丁喜，道：“有些事我本来都没有想到，可是刚才你
的确让我忽然想通了很多事情。”
丁喜淡淡道：“我刚才也说，我的想法并不一定正确。”



王大小姐勉强笑了笑，忽又问道：“你知不知道我为什么没有到熊家大
院去？”
丁喜冷冷道，“大小姐说去就去，说不去就不去，根本就不必要有什么
理由。”
王大小姐道：“我有理由。”
她好像没有听出丁喜话中的刺，居然一点也不生气，接着又道：
“因为那天早上，我忽然在路上看见了一个人。”
丁喜道：“路上有很多人。”
王大小姐道：“可是这个人却是我做梦也想不到会在这里看见的。”
丁喜道：“哦。”
王大小姐道：“那时候天还没有完全亮，他脸上又戴着个人皮面具，一
定想不到我会认出他来，但我却还是不能不特别小心。”
丁喜道：“为什么？”
王大小姐道：“因为我那时就已想到，我父亲很可能就死在他手里的，
他若知道我认出了他，一定也不会放过我。”
丁喜道：“所以吓得你连熊家大院都不敢去。”
王大小姐眼圈又红了，咬着嘴唇道：“因为我知道我自己绝不是他的对
手。”
邓定侯忍不住道：“他究竟是谁？”
王大小姐又避开了这问题，道：“但那时我还没有把握确定。”
丁喜道：“现在呢？”
王大小姐道：“刚才我听了你的分析后，才忽然想到，我父亲死的那天
晚上，在书房里等的人一定就是他。”
丁喜道：“现在你已有把握能确定？”
王大小姐道：“嗯。”
丁喜道：“但你却还是不敢说出来。”
王大小姐道：“因为⋯⋯因为我就算说了出来，你们未必会相信的。”
丁喜道：“那么，你就不必说出来了。”
他自己倒了杯酒，自斟自饮，居然好象真的不想听了。
王大小姐道：“可是书房里却还留着他的药味，我一嗅就知道他曾经来
过。”
现在丁喜无论怎么讽刺她，她居然能忍得住，装作听不见：“昨天早上
我遇见他的时候，他恰巧用过那种药，我远远的就嗅到了，所以我根本不必
看清他的脸，也知道他是谁。”
她接着又道：“就因为他有这种病，所以他呼吸的声音也跟别人不同，
你只要仔细听过两次，就一定可以分辨出来。”
邓定侯虽然没有开口，但脸上的表情却已无疑证实了她的话。
他实在没有想到这位从小娇生惯养的大小姐，竟是个心细如发的人。
王大小姐盯着他，道：“我想你如果见到他，就一定可以分辨得出。”
邓定侯只有点头。
王大小姐道：“五月十三距离七月还有四十七天，这段时间已足够让他
赶回关外，等着你去接他。”
邓定侯道：“可是今年⋯⋯”
王大小姐道：“我也知道他是在两个多月前出关的，这段时间也足够让



他偷偷地溜回来。”
邓定侯长长吐了口气，道：“你说的并不是没有道理，但你却忘了一点。”
邓定侯道：“百里长青和你父亲的交情不错，他为什么要害死你父亲？”
王大小姐道：“也许因为我父亲坚决不肯参加你们的联盟，而且很不给
他面子，所以他怀恨在心；也许因为他是青龙会‘五月十三’的舵主，想要
挟我父亲做一件事，我父亲不答应，他就下了毒手。”
邓定侯道：“难道你已认定他是凶手？”
王大小姐又握紧双拳，道：“我想不出别的人。”
邓定侯道：“可是你的理由实在不够充足，而且根本没有证据。”
王大小姐道：“所以我一定要找出证据来。”
她又补充着道：“要找出证据来，就得先找到百里长青，因为他本来就
是个活证据。”
邓定侯道：“你知道他现在在哪里？”
王大小姐道：“一定就在那片青色的山岗上。”
邓定侯道：“你知道这片山岗在哪里？”
王大小姐道：“我不知道。”
她黯然叹息，又道：“何况，就算我能找到这地方，就算我能找到百里
长青，我也绝不是他的对手，所以⋯⋯”
邓定侯道：“所以你一定要先找个帮手。”
王大小姐道：“而且要找个有用的帮手。”
邓定侯道：“你准备找我？”
王大小姐道：“不是。”
她的回答简单而干脆，她实在是个很直爽的人。
邓定侯笑了，笑得却有点勉强。
这是件麻烦事，能避免最好，但也不知为了什么，他心里却又觉得有点
失望。
王大小姐道：“百里长青不但武功极高，而且是条老狐狸。”
邓定侯道：“所以你一定要找个武功比他更高的帮手，而且还是条比老
狐狸更狡猾的小狐狸。”
王大小姐点点头，眼睛已开始盯着丁喜。
丁喜在喝酒，好象根本就没听见他们说了些什么。
邓定侯瞄他一眼，微笑道：“而且这个人还得会装傻。”
王大小姐忽然站起来向丁喜举杯，道：“经过了那些事后，我也知道你
绝不会帮我的忙的，可是为了江湖道义，我还希望你答应。”
丁喜道：“答应你什么？”
王大小姐道：“帮我去找百里长青，查明这件事的真象。”
丁喜看着她，忽然笑了，但却绝不是那种又亲切，又讨人喜欢的微笑。
他笑得就象是把锥子。
王大小姐还捧着酒杯，站在那里，嘴唇好象已快被咬破了。
丁喜道：“你并不是个糊涂人，我希望你能明白一件事。”
王大小姐道：“你说。”
丁喜道：“连你自己亲眼看见的事，都未必正确，何况是用鼻子嗅出来
的？就凭这一点，你就说人定是凶手，除了你自己外，只怕没有第二个人相
信。”



王大小姐捧着酒杯的手已开始发抖，道：“你⋯⋯你也不信？”
 丁喜道：“我只相信自己。”
王大小姐道：“那么你为什么不自己去查出真象来？”
丁喜冷冷道：“因为我只有一条命，我还不想把这条命送给别人，更不
想把它送给你。”
他忽然站起来，掏出锭银子，摆在桌上：“我喝了七杯酒，这是酒钱，
我们谁也不欠谁的。”
说完了句话，他就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
王大小姐脸色已发青，一把抓起桌上的银子，好象想用力摔出去，最好
能摔在丁喜的鼻子上。
但是她这只手又慢慢地放下，居然还把这锭银子收进怀里，脸上居然还
露出微笑。
邓定侯反而怔住了，忍不住道：“你不生气？”
王大小姐微笑道：“我为什么要生气？”
邓定侯道：“你为什么不生气？”
王大小姐道：“百里长青的确是个可怕的人，青龙会更可怕，我要他做
这么冒险的事，他当然应该考虑考虑。”
邓定侯道：“他好象并不是考虑，而是拒绝。”
王大小姐道：“就算他现在拒绝了我，以后还是会答应的。”
邓定侯道：“你有把握？”
王大小姐眼睛里更发着光，道：“我有把握，因为我知道他喜欢我。”
邓定侯道：“你看得出？”
王大小姐道：“我当然看得出，因为我是个女人，这种事只要是女人就
一定能看得出的。”
邓定侯又笑了，大笑：“这种事就算男人也一样看得出的。”
他大笑着走出去，追上丁喜。
丁喜道：“你看出了什么事？”
邓定侯笑道：“我看出前面好象又有个大洞，不管你怎么避免，迟早还
是会掉下去的。”
丁喜板着脸，冷冷道：“你看错了。”
邓定侯道：“哦？”
“丁喜道：“掉下去的那个人不是我，是你！”



百里长青

（一）

马车还在外面等着，赶车的人却己不见了。
丁喜跳上前座，抽出了插在旁边的马鞭，邓定侯也只有让他坐在前面了。
他知道丁喜一定会赶马车，却想不到丁喜赶起车来，就好象孩子急着撒
尿一样。
车马飞驰，直奔城外。“我们现在要到哪里去？”
“找个地方睡觉去。”
“城外有地方睡觉？”
“这辆马车里，可以睡得下两个人。”
邓定侯叹了口气，就不再说话了。有些人好象生来就有本事叫别人跟着
他走，丁喜就是这种人。
假如他遇见了这种人，你也只有同他睡在马车上。
出城之后车马走得更快。丁喜板着脸，邓定侯也只有闭着眼，两个人都
显得心事重重。
谁知丁喜反而先问道：“你为什么不说话？”
邓定侯笑了笑，道：“我在想⋯⋯”
丁喜道：“想什么？”
邓定侯道：“据说黑道上也有很多人组织成一个联盟，为的就是要对付
开花五犬旗。”
丁喜道：“不错。”
邓定侯道：“自从岳麟死了后，他们当然更要加紧行动了。”
丁喜道：“不错。”
邓定侯道：“这个黑道联盟，若是真的跟我们火拼起来，一定天下大乱。”
丁喜道：“鹬蚌相争，得利的只有渔翁。”
邓定侯道：“可是要做渔翁，也不是件简单的事。”
丁喜道：“不错。”
邓定侯道：“你认为谁够资格做这个渔翁？”
丁喜道：“青龙会。”
邓定侯叹了口气，道：“只有青龙会？”
丁喜目光闪动，道：“你是不是想说，也只有百里长青够资格点起这场
大火？”
邓定侯没有直接回答这句话，却叹息着道：“看来这的确是场大火，每
个人都要被烧得焦头烂额，除非⋯⋯”
丁喜插嘴道：“除非我们能先查出那个天才的凶手是谁？”
邓定侯点点头，道：“我总认为杀死王老头的凶手，也就是杀死万通和
岳麟的凶手。”
丁喜道：“所以出卖你们的奸细也一定是他。”
邓定侯道：“王老头的死，一定跟这件事有密切的关系，他坚决不肯参
加我们的联营镖局，也一定有很特别的原因。”
丁喜道：“这是你的想法，不是我的。”
邓定侯道：“你怎么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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